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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腾旋 （１９９７—），女 （土家族），湖南常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着眼于儿童文学形象研究和作家创作研究两方面内容。其中，关于 “女巫”形象

嬗变的研究一文，作者立足于中外童话中女巫形象的基本特点观照社会生活的发展和童话对生活的折射，

从而分析女巫形象在时代发展中其内涵的变化。关于研究年红华文儿童书写的文章，作者将作家作品置于

后现代语境中反观，并通过对作品模式的分析和作品主题意蕴的概括，印证作品与后现代相悖的传统书

写，由此显示作为教师的作家其作品的基本构建模式和教育取向。对曹文轩小说探讨一文，作者把儿童文

学放到中外文学关系的宏观背景中进行体察和评估，找寻外来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篇文章是对

穆旦诗歌中童年主题意象的研究，文章通过对穆旦诗 “童年”话语表述的差异和 “童年”主题意象指代

对象的变化进行分析，透视诗人精神世界中的理想生命状态，以及诗人对于污浊的现实世界会浸染孩子的

担忧。

女巫形象在儿童文学中的嬗变

腾　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女巫”形象是儿童文学世界中最奇特的文学形象之一，在儿童文学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

这一形象在时代的进程中发生了改变，从黑暗森林的邪恶女巫，到穿梭都市的人性化女巫，再到观照内

心成长的小女巫，“女巫”形象的嬗变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代表着女性从樊笼中解放出来，拥有了自

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不同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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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ｗｉｔｃｈ）一词源自欧洲，意指拥有巫

术的女人。“女巫”这一形象最早是以神话中的女

神形象模糊出现的。神话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形态之

一，同时神话也被视为人类的 “经典童话”。神话

中的女神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巫的原型。希

腊神话中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的返乡途中，在

阿依厄岛上遇到了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女儿喀耳刻，

喀耳刻邀请船员到岛上大餐一顿，然后在食物中放

入魔药，以变形术将船员们变成猪。美狄亚也是希

腊神话中著名的女巫，她是女神的后裔，精通巫术



和魔法，以赫克忒女祭司的身份出现。美狄亚帮助

伊阿宋得到了金羊毛，但当伊阿宋移情别恋时，美

狄亚不仅用下了毒的衣服杀死了伊阿宋的新欢，而

且还杀死了自己亲生的稚子。［１］无论是喀耳刻还是

美狄亚，在神话中她们都是罪恶和灾难的化身，以

神力给人类带来了苦难。显然，在古希腊神话传说

中并没有明确的女巫形象，她们的形象通常在女

神、女祭司和女巫形象之间变化。

而在古典童话中，女巫的形象往往给人以这样

的印象：她们是又老又丑、长着鹰钩鼻的老巫婆；

她们穿着黑色的斗篷，骑着扫帚飞行；她们有丑陋

的外表和邪恶的巫术，甚至可以合成奇怪的药物来

毒害他人……这样的女巫形象在格林童话中屡见不

鲜，她们常常站在弱小主角的对立面去作恶，这些

形象确立了女巫 “邪恶化身”这一形象特质。美

国心理学家谢尔登·卡什丹在他的著作 《女巫一

定得死：童话如何塑造性格》中提出，在 《格林

童话》中不同的女巫象征着不同的人性之罪，也

即他所说的 “儿童七宗罪”：虚荣、贪吃、嫉妒、

欺骗、色欲、贪婪、懒惰。［２］然而在现代儿童文学

的创作中，女巫这一形象的特质发生了变化，让人

们对女巫形象有了颠覆性的认知。这些儿童文学中

的女巫不再是邪恶的代表，而是融入尘寰，在日常

生活中展现她们的神奇之处。进入后现代社会，女

巫形象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她们在后现代语境中

寻找新的生活模式，承载着人类对自身价值探索的

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涉及女巫形象的儿童文学作

品进行分析，探寻女巫形象演变所反映出的不同时

代的不同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价值和意义变化的深

层原因。

一、童话中的传统女巫像——— “邪恶女巫”

传统的童话故事源于民间口述传说，它们的情

节架构往往具有韵律性和重复性，常是邪不压正或

是以弱胜强的 “快乐结局”。且在其叙事特质中通

常是由主角的行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故事中往往

包含着个性鲜明的主角和刻板印象的女巫。在传统

的童话故事中，女巫是不啻妖魔的存在，其中最臭

名昭著的便是格林童话 《亨塞尔和格莱特》中的

女巫。 “谁想呢，老太太只是装出一副和善的样

子，其实却是个专引诱孩子们上当的恶妖婆。她造

那幢面包小屋，纯粹为的这个目的。一旦哪个孩子

落在她手中，她就杀死他，把他煮来吃掉，而这天

便是她的节日。”［３］６６她把亨舍尔关进马房，并指使

格莱特干活以喂饱、喂肥亨舍尔，从而达到吃人的

目的。俄罗斯民间童话的老巫婆芭芭雅嘎 （Ｂａｂａ
Ｙａｇａ）也以爱吃人而著名，她住在一间会吃人的
小茅草屋里，屋子底下长着两只鸡脚并靠此来移

动，她屋子外的篱笆则是用一长排人骨插着骷髅头

做成的。这种女巫最为邪恶，她们以吃人为直接目

的，暴虐、贪婪以及嗜血是她们最本质的特征。

除了吃人的邪恶女巫外还存在着另一类邪恶

女巫，她们以毁灭美好、奴隶他人或其他恶毒行为

而臭名昭著。在 《白雪公主》中，女巫化身为白

雪公主的继母，因为嫉妒公主的美貌而屡下杀手。

“她痛恨她，忌妒和骄傲像一把野草在她心里越长

越高，使她日夜不得安宁。”［４］她吩咐猎人将白雪

公主带去森林杀死，留取白雪公主的肺和肝作为证

据。拿到猎人替换过的肺和肝 （女巫误以为是白

雪公主的），她甚至将其烹而食之。知道白雪公主

未死后，她又伪装成各种模样并制作各类毒药去毒

害白雪公主。在弗兰克·鲍姆的 《绿野仙踪》中，

东方恶女巫 “把孟奇金人控制在手中，让他们日

日夜夜为她卖力”［５］，而西方恶女巫则统治着温基

人。西方恶女巫不仅将女主人公多萝西囚禁起来，

还企图抢走她的魔法银鞋。在安徒生童话中 《打

火匣》里的巫婆则欺骗士兵去树洞里获取宝物；

《海的女儿》里住在可怕漩涡中的巫婆明知道小人

鱼悲惨的结局，却 “可憎地大笑了一通”，并割取

了小人鱼的舌头、夺走她最美丽的声音；［６］ 《野天

鹅》里国王娶了一个恶毒的皇后，庆典之后 “他

们却没有能吃到那些多余的点心和烤苹果”［６］２１，

恶毒的皇后 “只给他们一茶杯沙子，而且对他们

说，可以把这当作好吃的东西。”［６］２８８她把艾丽莎送

到乡下寄养，并在国王面前说年轻王子的坏话，而

后她使用巫术将王子们变成野天鹅。十五年后，艾

丽莎从乡下回家，王后看到她是那样的美丽，心里

充满了恼怒和仇恨，她拿出三只癞蛤蟆，每只都亲

吻一下，她对第一只说：“当艾丽莎走进浴池的时

候，你就坐在她的头上，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呆

笨。”她对第二只说： “请你坐在她的前额上，好

使她变得像你一样丑恶，叫她的父亲不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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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对第三只说： “请你躺在她的心上，好使

她有一颗罪恶的心，叫她因此而感到痛苦。”［６］２８９这

种种邪恶的行为暴露出了邪恶女巫的恐怖之处，也

揭示出了女巫内心深处的贪婪、虚荣与渴望满足的

欲望。无论存在着怎样的理由，邪恶女巫的本质就

是毁灭，她们站在人类的对立面，成为人类的敌人。

邪恶女巫在童话中形象单一，外貌描写极少，

不过在众多作品中也能窥之一二。在格林童话

《约林德和约林格》中，女巫是 “脸又黄又干瘪，

两只红通通的大眼睛，一条尖端直伸到下巴的弯弓

鼻子”，并且还会喷吐毒液和胆汁。［３］２７８在 《亨塞

尔和格莱特》中邪恶女巫 “都生着红红的眼睛，

看不远，但嗅觉却灵得跟野兽一样，老远就能发觉

有人来了。”［３］６６芭芭雅嘎则被描写成 “样貌很丑，

牙齿是铁做的，食量很大但骨瘦如柴”，所以也被

称为 “瘦腿如骨芭芭雅嘎” （ＢａｂａｙａｇａＢｏｎｅｙ
Ｌｅｇｓ）。丑陋恐怖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女巫
的邪恶本质，丑恶与美善对立，这是传统思维模式

中形成的直觉反应。

在当代艺术童话中，罗尔德·达尔的 《女巫》

延续了这一类型的女巫形象，但是他丰富了女巫的

形象描写，也使情节变得更加惊险刺激。在达尔的

笔下，女巫像猫那样长着薄薄的弯爪子，头上一根

头发也不长，鼻孔大且呈粉红色，弯曲如贝壳边，

因此嗅觉能力极强，能够嗅出小孩子的气味，眼睛

中央有火和冰在跳动，没有脚趾……其中女巫大王

的面目更是恐怖，“它是那样扭曲、枯萎，又皱缩

又干瘪，看去像在醋里腌过” “正在发臭、化脓、

腐烂。它的边缘可以说是全都烂掉了，在脸的中

部，环绕着嘴和脸颊”“皮肤都溃烂和蛀蚀了，好

像长了蛆”［７］。除了更加丑陋的外表之外，女巫的

行为也更加邪恶，她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了

“女巫联盟”，其目的是杀死全世界的小孩。她们

不再使用吃人的方式，或是直接使用魔法将小孩子

变形，而是借助于药物 （８６号配方慢性变鼠药）
把小孩子变成老鼠，并借人类自身消灭小孩子变成

的老鼠。

但无论童话故事中的女巫如何邪恶、强大，最

终都难逃一死。《亨塞尔和格莱特》中的巫婆被格

莱特推进炉子里烧成灰烬；《白雪公主》中恶毒的

皇后被迫穿着烧红的铁鞋跳舞，直到死去；《绿野

仙踪》中西方恶女巫被多萝西泼水后熔化而死；

《女巫》中全英国的女巫喝了被变成老鼠的 “我”

放了变鼠药的汤，全都变成了老鼠而被消灭。

邪恶贪婪的本性、丑陋恐怖的外貌、难逃一死

的结局构成最初 “邪恶女巫”的原型。然而 “邪

恶女巫”形象的诞生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

系。基督教在欧洲的传入导致了社会的根本变化，

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秩序。进入１６—１７世纪的欧
洲，人们受到政治动乱和宗教改革的影响，面对各

种危机人们急于找出当时社会混乱的原因， “女

巫”与 “魔鬼”联盟的传说以及她们不可揣测的

神秘力量使之成为最好的替罪羊。从１５世纪起，
欧洲就开始了一段 “猎巫狂潮”的黑暗运动，其

中最臭名昭著的是 １５世纪出版的 《女巫之槌》

（ＴｈｅＭａｌｌｅｕｓＭａｌｅｆｉｃａｒｕｍ）。《女巫之槌》是一本猎
“巫”指南，从列述 “女巫”的存在及其邪恶的本

质，到阐释如何识别 “女巫”、审判 “女巫”。随

着 《女巫之槌》的出版，残酷的 “女巫审判”开

始了，人们通过各种毫无理由的方法认定无辜的女

性具有 “女巫”血统或参加过 “巫魔会”，判定

“女巫”与 “魔鬼”有交易，让她们承认莫须有的

罪名。在猎杀 “女巫”的过程中，大多数被认定

为 “女巫”的女性往往会被处以各种刑罚：用针

刺遍全身、严刑拷打后被绞死、被大量灌水、吊

刑、火刑或剥夺睡眠等等。 “欧洲猎巫狂潮的出

现，源于宗教冲突、经济变迁、国家权力运作、阶

级偏见与支配，以及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与厌女主

义等。”［８］伴随着这场浩劫，邪恶而刻板的 “女巫”

形象被口口相传。这些形象不仅成为辨认 “女巫”

的标准，也成为文学创作题材。显然，童话中邪恶

女巫的出现受到了１５—１７世纪猎杀 “女巫”热潮

的影响，这种热潮使得民间口述童话中的女巫形象

增多，且童话中对女巫的惩罚也效仿了真实的历史

事实———她们大多被残忍处死。

二、现代新风尚中的女巫像——— “玛丽阿姨”

由于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差异，因而

文学创作中的女巫形象也不尽相同。进入现代社会

后，女巫的形象在儿童文学中有了很大的变化，她

们不再是邪恶与恐怖的化身，而是趋向人性化，其

形象和性格都趋向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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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中女巫形象的人性特征逐渐突出。

在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中，作者特拉芙

斯利用日常巫术、魔法通过玛丽阿姨让我们直接进

入幻想世界，小说虽然没有提及玛丽阿姨是否是一

个女巫，但是从她身上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

情，仿佛都透露出一个讯息———玛丽阿姨拥有魔

法！特拉芙斯将玛丽阿姨塑造成一个神秘、性情古

怪、严肃刻板，对孩子经常爱理不理、缺少耐心的

样子，以鼻子哼哼代替回答的保姆。她带着一把

伞、一个手提包乘风而来，在日常生活中施展着魔

法，例如在楼梯上从下往上滑；从空空如也的手提

袋里掏出许多物件；“睡前一茶匙”的瓶子里能变

出不同口味的液体；用指南针带着孩子们环游世

界；将孩子们吃剩的姜饼上的星星用糨糊刷到天

上；在生日的月圆之夜和动物园的动物们庆祝，而

眼镜蛇竟是她的表哥！玛丽阿姨是多么的神奇！

传统童话中的大多数女巫形象都是年迈的、邪

恶的，通常被称为 “老巫婆”，尽管有些女巫还未

到被称为婆婆的年纪，但她们仍被塑造成童话中主

人公的上一代。如 《白雪公主》中皇后的继母形

象，她既是继母也是女巫。这样的人物设定在民间

口述童话中屡见不鲜。女巫的年岁使得女巫和儿童

之间产生距离感，这对儿童去想象女巫邪恶的本性

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特拉芙斯创造出了一个

特别的女巫形象：女巫不再是年迈的老巫婆，而是

年轻、时尚的小姐。玛丽·波平斯作为一个生活在

现代社会中的女巫，拥有一份职业，就像生活中的

每一个成人，随处可见。她并不十全十美，还略微

有些古怪神秘，但是她不再像传统童话中所描述的

那样可怕、邪恶。她拥有魔法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为了给孩子们带去欢乐，而不是作为伤害人类的

工具。

此外，传统的女巫的出现都是作为某种困境的

诱发因素来使童话中的主人公陷入险境，是童话中

的配角，她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完成主人公的个人

历险与成长，完成一个叙事功能。而在现代儿童文

学作品中，女巫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形象也日益

丰满复杂起来。在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中，

玛丽阿姨这一女巫形象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故事

情节也围绕着她来展开，而其他的人物似乎被弱化

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这与先前的童话叙事特征有

了很大的区别。特拉芙斯继承了英国１９世纪童话
女作家内斯比特的 “日常魔法”的传统，通过塑

造玛丽阿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女巫形象，将日

常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地点瞬间变成魔法之地，把魔

法变成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特拉芙斯本

人也在作品中进行了解构，玛丽阿姨真的有魔法

吗？在 “月圆之夜”这一章的描述中，孩子们询

问夜晚的动物园会发生什么时，被玛丽阿姨训了几

句就早早地上床睡觉去了。他们在半梦半醒间听见

一种神秘的声音召唤着他们，并带领他们来到了动

物园。在动物园里孩子们看到了种种颠倒、神奇的

景象：一只黑熊负责看门，笼子里关的不是动物而

是人类，动物则在园子里到处游荡。最后，所有的

动物都到广场为玛丽阿姨举行生日狂欢活动，第二

天早上，孩子们对这一切到底是梦还是真实的存在

产生了怀疑，于是孩子们询问玛丽阿姨昨夜是否在

动物园：

玛丽阿姨张大了嘴。“在动物园？我在动

物园……夜里？我？一个规规矩矩安安静静的

人……”

“可你在动物园？”简坚持着问。

“当然不在……亏你想得出！”玛丽阿姨

说， “谢谢你们，把粥吃下去，别胡说八

道了。”［９］１３３

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状态模糊了梦与现

实、幻想与魔法的界限，给玛丽阿姨更添了些许神

秘感。在作品中，玛丽阿姨除了拥有魔法外，更重

要的本职工作是班克斯家的保姆。作为一个保姆，

照顾和陪伴班克斯家的孩子们成了玛丽阿姨的基本

职责，她和孩子们形影不离，为了方便照顾双胞胎

婴儿，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在睡

觉之前给孩子们讲故事，带孩子们去广场探望鸟太

太。除此之外，她还用魔法给孩子们带来了无数的

欢乐和意外的惊喜：她带着孩子们去拜访自己的叔

叔贾透法先生，让他们体验在天花板上吃茶点的奇

趣；她用神奇的指南针带着孩子们环游世界，说出

不同的方位就到达不同的地方；她还带着孩子们去

吃姜饼，让孩子们见识到了科里太太掰下指头变成

的麦芽糖。但玛丽阿姨并非没有缺点，她时常表现

出一副严厉冷酷的样子，忙碌时容易发脾气。此

外，玛丽阿姨还特别在意自己的着装，每次路过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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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时总要照上大半天，特别是在她穿上时髦漂亮的

衣服时，她甚至会觉得 “从未见过有人这么漂亮

的”［９］１３６，以至于孩子们都不敢在橱窗前催促她。

玛丽阿姨这种新的女巫形象不论是外表还是心

理都与人类更加相似，作者打破了女巫固有的刻板

印象，打破了邪恶与善良的二元对立固有标准，表

现出更多的平民性格和人性化趋势，人物形象刻画

不再简单、平面。这种人性化趋势的出现与猎巫狂

潮的消退、启蒙主义的兴起有关。随着１７—１８世
纪启蒙时期人们推崇理性思潮的兴起，以理性驱散

宗教愚昧和封建专制等思想的普及，女巫与巫术逐

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隐入民间故事、童话

等文学世界之中。１９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对女巫
历史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如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在

１８６２年出版的 《女巫》一书中认为：“女巫的历史

就是一部女性在性别、道德欺凌下的血泪史。”［１０］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女巫迫害史，并对传

统邪恶女巫的本质进行了解构与阐释。 “女巫”，

这个承载着偏见与黑暗的角色，在科学理性的时代

得到了新的解放。

三、反传统中的颠覆性女巫像——— “修行魔女”

随着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
起，倡导 “打破一切，进行价值重估”［１１］，多元

性、反元叙事、不确定性等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

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儿童文学中的传统女巫

形象也面临解构，这种解构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

在后现代语境中，女巫形象表现出更多的内涵。她

们不同于传统的邪恶女巫，也不同于现代新风尚中

严厉古怪的玛丽阿姨，她们被注入年轻的血液，加

入少女 “纯真”的元素从而表现出活力、乐观、

乐于助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女巫

形象中表现出人类的 “自我”意识。

在 《小巫婆真美丽》中，作者汤素兰塑造了

一个天真可爱、调皮捣蛋的女巫形象。小巫婆真美

丽是一个１００岁的女巫，但是在女巫的世界里仍很
年轻，因此她的行为、脾气和孩童非常相似。她生

活在ＱＱ镇的好玩街、农场、乡下。她跟普通的孩
子一样通过学习掌握 （魔法）知识；她会和好朋

友向日葵因为矛盾大吵大闹；她在樱桃镇机智地战

胜了拳王野兽；她天真善良地用巫术帮助想飞的小

朋友们等等。［１２］小巫婆真美丽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

简单角色，她在修行中成长，从初到彩虹谷修行时

自私地占有孔雀湖，到不由分说吃掉邻居丁黄瓜的

鸭子，再到照顾残疾的小动物们以及帮助失忆的老

巫师找回记忆……［１３］真美丽在生活中从有点小任

性小自私变得有了责任感，展现出了如普通人般在

单纯本性之外的更加丰富化、复杂化性格。

如果说汤素兰的 《小巫婆真美丽》塑造的是

一个天真顽皮、乐于助人的小巫婆形象，表现的是

女巫与日常生活的神奇碰撞，那么角野荣子的

《魔女宅急便》则更多地将目光 “向内转”，在关

注日常的同时探寻女巫的内心世界。作家打破了传

统魔女 “丑、老、恶”的形象，保留了传统女巫

形象中的基本元素，如黑裙子、黑猫、飞天扫帚

等。故事讲述的是，身为魔女的琪琪必须在十三岁

的月圆之夜离开家去寻找一个没有魔女的镇子独立

生活，延续魔女一族的使命———告诉世人这世上仍

存在着魔女，仍有神奇的事情发生。与其说 《魔

女宅急便》是一部书写女巫的故事，不如说它是

一部关于 “寻找”的故事———寻找 “什么是自

我”、寻找 “什么是魔女”。琪琪自诩为 “新时代

的魔女”，认为魔法失传不是因为世道变了的缘

故，而是因为魔女自身变得规矩、谨慎了。“我可

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１４］１２妈妈要求琪琪穿魔女的黑衣服，“我们是

秉承古老传统的魔女，必须珍惜以前的东西。”［１４］２１

而琪琪也是不情不愿的。在选择居住的镇子时，琪

琪没有按照妈妈的建议选择小镇子，而是选择了自

己心仪的、靠着大海的大城镇。即使是这样有主见

的琪琪，在到达柯里柯镇时也十分无措。柯里柯镇

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欢迎她，这让琪琪十分难

过。她依靠会飞的能力帮人送东西，以此来留在柯

里柯镇生活。为了满足客人各种稀奇古怪的要求，

琪琪每天都在天上飞着，在拥有成就感的同时也产

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大家以为魔女什么都能办

到，而事实并非如此，魔法并没有让琪琪变得更加

自信，而是让她产生了除了会飞之外没有别的长处

的怀疑。在快递失重的河马时，医生说找到了重心

就找到了自我，琪琪不禁在想，她的生命之灯究竟

是什么？在快递黑色信件一章中，琪琪被误解为邪

恶女巫，是带去诅咒的人。“以后说不定真会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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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的情况下，送去诅咒之类的东西，而没送出美

好的心意。”［１４］６６她开始怀疑开魔女宅急便的意义，

甚至怀疑像这样当魔女究竟好不好。“是因为找不

到自己的位置了吗？……这种担忧让琪琪内心的寂

寞感更强了。行了，魔女，你也别再飞了。”［１５］１２６

在和吉吉拌嘴时，吉吉说： “琪琪最近是怎么了？

牢骚满腹，早晚变成一个普通女孩，不再是魔女

了。”［１５］１３２这种对魔女身份的迷茫无疑是对琪琪最

大的打击，在自我怀疑的过程中，琪琪失去了飞行

的能力。而后，在魔女修行中琪琪开始明白，原来

魔女的力量不仅仅是魔女的血统，更是源于内心的

力量。琪琪对魔法力量来源和意义的探索，是角野

荣子对传统女巫形象大胆的解构，不同于传统女巫

与生俱来的魔法，角野荣子作品中魔女的魔法有着

捉摸不透的 “性格”。魔法源于内心的力量，偶尔

也会逃走， “利用魔法的威力来伤害别人或大自

然，当行为过于粗暴时，魔法就会逃走。”［１６］这就

在本质上限制了魔女的性格特质———只能是善良、

乐于助人的。

后现代儿童文学中的女巫开始了她们的全新生

活，她们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疑惑有激情，在寻找自

我认同的同时也面临着情感的成长。在 《魔女宅

急便》中琪琪就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和蜻蜓恋

爱、结婚、生子。在这一过程中，琪琪也逐渐认识

到内心女性意识的萌发与成熟。在为咪咪匿名送一

支钢笔给心上人艾君时，琪琪对情感有了朦胧的认

识；在帮异地情侣密兹纳和纳西娜送礼物时，琪琪

意识到 “也许那时……某个人献给某个人的……

某种特殊的感情吧”［１５］１３４；在看到一起演木偶戏的

演员妮妮和雅恩之后，琪琪产生了羡慕的想法：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真

好。”［１７］１０８在琪琪懵懂的情感成长中，最直接的触

发因素是另一位魔女克克的出现，克克自称拥有魔

法，她积极进取，有野心，不循规蹈矩，因此在小

镇大受欢迎，抢走了琪琪的风头。克克的出现带给

了琪琪更大的危机，琪琪面对这种同性竞争的压

力，陷入了沮丧和不安之中，她开始变得心浮气

躁。为了能漂亮地出席演唱会，她不惜暂停魔女宅

急便，花光自己的积蓄置办衣服和鞋子，甚至为了

做头发而第一次开口向客人索取报酬，“几乎丧失

了魔女的尊严和原则”［１７］１８６。经过一番内心的挣

扎，琪琪才明白柯里柯镇对自己的意义，最终看清

了自己对蜻蜓的心意。

不同于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的第三人称

视角和侧面描写，《魔女宅急便》中更多的是运用

心理描写来表现小魔女内心修行的过程，更趋近于

现实，展现出 “人”的丰富内涵与价值：自我认

同、性别意识、寻找理想与生活的意义等等，这些

有关人类尊严与价值的议题都被角野荣子放置在了

魔女琪琪的成长里。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女巫形

象的塑造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人们对

人类的存在与价值的肯定、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以及对人类生存意识的探索。这无疑是女巫形象在

后现代主义时期表现的最突出的内涵。早在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日本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
创作倾向，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就是从

“自我”立场出发，追求 “精神自由”“个性解放”，

描写自我的迷失和价值的消解。在这种具有 “叛

逆”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中，儿童文学中

的女巫形象也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她们从恶的一

面转向善的一面，解构了传统的邪恶、黑暗的女巫

世界，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构了一个善良、可爱、乐

于助人的女巫形象。同时，这一生动的女巫形象也

代表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

四、结语

“女巫”是儿童文学世界中最奇特的文学形象

之一。从邪恶女巫到表现出 “人”的特质的中性

女巫再到注重内心修行、展现自我意识的修行女

巫，女巫形象一直在发生变化，其所代表的内涵也

发生了改变。所有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

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

要的反映，但是无论身处在哪个创作时期，对女巫

形象的塑造始终离不开人类的原型。不论是邪恶的

还是善良的女巫形象，都或多或少具有某些人性特

征。在女巫形象的嬗变过程中女巫形象的人性特征

越来越突出，从简单的性格人化叙述到更深层次的

精神肌理的探讨。在传统的童话故事中，作为反派

出现的女巫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传达出某种人

类自身的恶的一面，主人公通过杀死女巫从而达到

克服恶的目的，其存在的价值是阐释正义必然战胜

邪恶的真理。进入现代社会，女巫形象善与恶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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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开始变得模糊，女巫形象开始出现人性特征，改

变了妖魔化、丑恶化的可怖面目。随着现代社会中

后现代因素的出现，人们更多地关注 “自我”及

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同时，随着反传统和反

权威思想的出现，儿童文学中的女巫形象面临着颠

覆和解构。创作者打破原有的固定模式，塑造出了

新时代的善良、可爱的女巫形象，这些女巫形象以

新的方式生活着，被感动、被理解和被爱着。与此

同时女巫也面临着现代人的困惑与烦恼，她们通过

人生的修行获得了心灵的成长，在不断怀疑中找寻

到了 “自我”，确认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

义，这反映出人类不断扩大的 “自我”意识以及

对 “人”的价值的思考。在女巫形象的嬗变中，

人们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妖魔化、

丑恶化的老巫婆到融入现代时尚的玛丽阿姨再到少

女化、年轻化的纯真魔女，女性从樊笼中解放出

来，拥有了自我意识。她们不再是边缘化的角色，

在某些作品中，女巫形象甚至开始担任主角。她们

也被赋予了自主选择的权力，从被世俗 “囚禁”

在黑暗森林里的恶魔到拥有可以选择自己职业的玛

丽阿姨 （玛丽阿姨随风而来，风向改变之时又离

开了），再到思考是否要成为魔女的琪琪，女巫们

拥有了掌握自我命运的能力。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反

映了人性的解放和人格的独立，旧的价值观念不断

被解构直至丧失，逐渐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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